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契丹发祥于今天的西辽河流域，主要从事

逐水草畜牧、迁徙无常的游牧活动。南北朝时

期，契丹先后臣服于北方草原帝国柔然与突厥，

同时也与北魏、东魏、北齐等北朝政权建立起密

切的交往。随着突厥的衰落，契丹开始与隋朝正

式接触。关于隋朝与契丹之间的关系，之前的学

者已有阐述。比如，日本学者松井等《契丹勃兴

史》第三部分“隋代的契丹”梳理了突厥、隋朝两

个大国关系背景下的契丹民族的发展、抉择等

相关史实[员]。王小甫的《隋初与高句丽及东北诸
族关系试探》一文以高宝宁据营州叛乱事件入

手，分析了隋朝与高句丽、突厥、契丹等周边关

系的演变[圆]。韩昇的论著《东亚世界的形成史论》
从隋朝构建东北亚国际关系的视角出发，解构

了隋朝与高句丽双方围绕对契丹的争夺而矛盾

激化，成为引发隋朝三征高句丽的重要诱因[猿]。
任爱君《契丹史实揭要》考察契丹族群在南北朝

时期以及隋朝前期的形成、发展、分裂与聚合等

有关史实，同时也兼顾突厥与高句丽因素对契

丹历史进程的影响[源]。程妮娜的著作《汉唐东北
亚封贡体制》主要从朝贡的角度对契丹与隋朝

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，认为造成契丹对隋朝

朝贡不稳定的原因，应该从隋朝与契丹的内外

政局变化多方面进行考察[缘]。本文拟在前人研究
的基础上，以东北亚政局演变为背景，再对契丹

与隋朝关系的演变加以考察，以就教于方家。

一、契丹与高宝宁事件

北周灭北齐之际，以及杨坚建隋之际都曾

瞩目过东北一隅的割据势力———营州高宝宁。

能否妥善地解决高宝宁问题，攸关中原王朝对

北方的统一和控制，同时也牵动着突厥、高句丽

的敏感神经，与此同时，契丹与高宝宁问题又有

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高宝宁，又作高保宁，《北齐书·高宝宁传》

记为“代人也，不知其所从来”；《隋书·阴寿传》

《北史·阴寿传》《资治通鉴》卷 173太建九年二
月条记为“齐之疏属”[远]；《阴寿墓志》记为“齐之
裔姓”[苑]。阎海推测，前燕时期通过对高句丽的一
系列军事打击，掠夺了大量的高句丽人口，这些

高句丽人除一部分被安置在辽西地区外，还有

一部分则进入了今河北省境内。高宝宁很有可

能是西迁的高句丽人后裔[愿]。
北齐末年，高宝宁“为营州刺史，镇黄龙，夷

夏重其威信。”[怨]黄龙在今天辽宁省朝阳市境内。
建德六年（577），北周攻北齐邺都，“幽州行台潘
子晃下黄龙兵，保宁率骁锐并契丹、靺鞨万余骑

将赴救。至北平，知子晃已发蓟，又闻邺都不守，

便归营。”[9](547)由此可见，高宝宁所统属的部队由
三部分组成：“骁锐”、契丹兵、靺鞨兵，从行文分

析，显然是以“骁锐”为主，以契丹兵、靺鞨兵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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辅。王小甫认为，周隋之际的契丹是高句丽的藩

属，而能够跨越“悬隔”与契丹一道介入中原事

务的靺鞨则是臣附于高句丽的靺鞨白山部，因

此，“契丹、靺鞨万余骑”实际上都是高句丽兵力

或受高句丽派遣的军队[2](45)。这种解读恐怕只是
为随后论证高句丽在周隋之际就全面介入中原

事务作铺垫。实际情况可以从《崔敬邕墓志》记

载中加以窥探：“永平初，圣主以辽海戎夷，宣化

佇贤，肃慎、契丹，必也绥接，于是，除君持节营

州刺史，将军如故。君轩鏕始迈，声猷以先，麾盖

践疆，而温膏均被。”[10]永平是北魏宣武帝的年
号，使用时间从 508年到 511年。从墓志记载
看，南北朝时期，契丹就与靺鞨的祖先———“肃

慎”在营州的周边杂居，他们很可能已经成为当

时中原王朝的编户，后来又成为高宝宁所率的

契丹、靺鞨骑兵的重要来源。

北周灭北齐后，周武帝遣使招降高宝宁，高

宝宁拒受敕书 [9](547)。北齐范阳王高绍义逃到突
厥，“高宝宁自黄龙上表劝进于高绍义，绍义遂

称皇帝，改元武平，以宝宁丞相”[11]。宣政元年
（578）五月，周武帝病死，“幽州人卢昌期起兵据
范阳，迎绍义，绍义引突厥兵赴之。”北周派上柱

国、东平公宇文神举率军征讨，“克范阳，擒昌

期。绍义闻之，素衣举哀，还入突厥。高宝宁帅

夷、夏数万骑救范阳，至潞水，闻昌期死，还，据

和龙。”[11](5389)所谓“夷、夏数万骑”中的“夏”无疑
是指高宝宁包括契丹、靺鞨在内的麾下人马。

“夷”，除了契丹本土、突厥等之外，韩昇分析认

为，还有高句丽军队。也就是说，高宝宁为了对

抗北周，不惜与境外敌对势力高句丽相互勾结，

高句丽为了控制辽河流域，不顾臣属于北周的

名分，悍然动用武力攻击北周军队[3](179)。581年，
杨坚受周禅建立隋朝，是为隋文帝。隋文帝“以

中原多故，未遑进讨，以书喻之而不得”。可见，

高宝宁同样对隋朝的招降置若罔闻。次年，高宝

宁与突厥联兵南下进犯北平，继续与隋为敌。

史称，高宝宁“为人桀黠，有筹算，在齐久镇

黄龙，”谙熟东北的边情，“甚得华夷之心”。有鉴

于此，隋文帝命长孙晟出黄龙道，厚赂契丹、奚、

霫等，削弱和孤立高宝宁；以元晖出伊吾道，赐

达头可汗狼头纛，藉以分化突厥。开皇三年

（583），隋文帝命阴寿“率步骑数万，出卢龙塞以
讨之（高宝宁）。宝宁求救于突厥，时卫王爽等诸

将数道北征，突厥不能援。宝宁弃城奔于碛北，

黄龙诸县悉平。”[6](1148)《阴寿墓志》也记载：高宝

宁“连结北狄，久据黄龙，缓颊莫来，长鞭不及，

诏公率八总管讨而平之，宝宁单骑遁走，入于突

厥。”[7](50)高宝宁遭到隋将阴寿的讨伐时，并没有
向契丹求救，失败以后，径直逃往突厥，而不是

契丹。从一个侧面说明，由于长孙晟的说辞和重

赂，契丹在阴寿讨伐高宝宁的事件中，保持着隔

岸观火的态度。尽管此后，高宝宁在突厥的支持

下，“寻引契丹、靺鞨之众来攻，”但被幽州守将

成道昂击退。这里的“契丹、靺鞨之众”即是上文

提及高宝宁原来的私属部队，而不是契丹本土

出兵助战。阴寿“设重赏以购宝宁，又遣人离其

腹心”，高宝宁见大势已去，“奔契丹，为其麾下

所杀”[11](5463)。高宝宁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奔契
丹，同为突厥阵营的契丹显然没有理由拒绝，而

高宝宁无端地被部下所杀，想必契丹方面也始

料未及。文献并没有渲染契丹就此事的反应，或

许正是这种中立的立场，为随后重新开启的契

丹与隋朝关系张本。

二、契丹附隋

就在隋军重创高宝宁的同时，卫王杨爽所

率隋军分数路出塞，“沙钵略率阿波和贪汗二可

汗等来拒战，皆败走遁走”。“既而沙钵略以阿波

骁悍，忌之，因其先归，袭击其部，大破之，杀阿

波之母。阿波还无所归，西奔达头可汗。……（达

头可汗）既而大怒，遣阿波率兵而东，各落归之

者将十万骑，遂与沙钵略相攻。又有贪汗可汗，

素睦于阿波，沙钵略夺其众而废之，贪汗亡奔达

头。沙钵略从弟地勤察别统部落，与沙钵略有

隙，复以众叛归阿波。”[6](1868)开皇四年（584），沙
钵略可汗为内部攻伐所困，又畏惧契丹的威胁，

遂率部属迁到漠南，寻求隋朝的庇护。在这种背

景下，隋朝大发“行人”，招抚契丹本土。《韩暨墓

志》记载：开皇四年（584），“君（韩暨）与北平总
管府参军事刘季略往契丹国，奖导诸部。”[12]隋朝
与突厥势力的消长，以及隋朝在东北亚影响力

的提升，使韩暨出使契丹获得了很大成功。“五

月癸酉，契丹主莫贺弗遣使请降，拜大将军”。契

丹“悉其众款塞，高祖纳之，听居其故地。”[6](1881)

此次内附的契丹部落是来自契丹本土、脱离突

厥羁縻的契丹主体。

契丹本土的内附，在周边地区引发了连锁

式反应。高句丽如临大敌，对境内的契丹别部严

加管控，以杜绝类似事件发生。开皇十七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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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97），隋文帝降书斥责高句丽王：“王既人臣，
须同朕德，而乃驱逼靺鞨，固禁契丹。诸藩顿颡，

为我臣妾，忿善人之慕义，何毒害之情深乎？”

《隋书·契丹传》记载：“其后，契丹别部出伏等背

高丽，率众内附。高祖纳之，安置于渴奚那颉之

北。”[6](1881)渴奚那颉，地点不详。任爱君推测其地
位于辽西塞外[4](73)。这段史料中的“背”字说明契
丹别部内附是在高句丽疏于防范或不知情的情

况下实现的。这一点，在高句丽随后的举动中也

有所体现。开皇十八年（598），“（高句丽王）元率
靺鞨之众万余骑寇辽西，营州总管韦冲击走

之。”[6](1816)高句丽进犯辽西，其目的很可能是追
夺刚刚内附的出伏等部。此事导致隋朝与高句

丽之间矛盾的进一步激化，隋朝与高句丽的战

争由此拉开序幕。

开皇十九年（599）隋朝基本征服突厥，突利
被册封为启民可汗，并在隋朝支持下控制了北

方大漠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原来羁属于突厥的契丹

别部也有新的动向。《隋书·契丹传》记载：

开皇末，其别部四千余家背突厥来降。

上方与突厥和好，重失远人之心，悉令给粮

还本，敕突厥抚纳之。固辞不去[6](1181-1182)。
《册府元龟》卷 977《外臣部·降附》系年于开

皇十九年（599）：
契丹别部四千余家背突厥来降。帝方

与突厥和好，重失远人之心，悉令给粮还

本，敕突厥抚纳之。固辞不去[13]。
王义康指出，隋代经营东北的特点是在诸

族内附的前提下，仍然让突厥统领诸族，鲜有直

接统治。比如沙钵略归隋以后，仍派潘垤统领契

丹。隋朝则通过控制突厥来达到控制东北诸族

的目的[14]。契丹别部也是在“背”突厥情况下，主
动南下归附。隋文帝出于隋朝与突厥关系的考

虑，劝其返回原地，接受突厥的羁縻。由于契丹

别部“固辞不去”，隋朝只好默许现状。

有的学者认为，随着契丹别部从高句丽、突

厥的归附，契丹部落在隋文帝时期实现了完聚。

这种说法似乎欠妥[15]。我们不妨再看一下《隋书·
契丹传》的记载：“契丹别部出伏等背高丽，率众

内附。”[16](1881)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，并非寄属于
高句丽的契丹部落全部内附，内附的只是其中

的出伏等部。从文献记载来看，此后仍有契丹人

在高句丽的活动轨迹。高句丽执政者盖苏文死

后，其子泉男生正式加号大莫离支，总管高句丽

军国事。泉男生“与弟男建、男产不睦，各树朋

党。”[16]泉男建、泉男产趁泉男生离开平壤、巡按
高句丽各部的机会，驱逐了泉男生的势力。泉男

生被迫退守国内城，依靠随行部队，又整合国内

城及其周边的武装力量，同泉男产、泉男建对

抗。《新唐书·泉男生传》记载：泉男建、泉男产窃

国以后，“男生惧，不敢入。男建杀其子献忠，男

生走保国内城，率其众与契丹、靺鞨兵内附，遣

子献诚诉诸朝”[17]。《三国史记·盖苏文传》亦载：
“男生走保国内城，率其众，与契丹、靺鞨兵附

唐，遣子献诚诉之。”[18]从这两段史料中泉男生
“率其众与契丹、靺鞨内附”表述看，泉男生所率

随行部队是与契丹、靺鞨截然分开的。这里的契

丹是生活在国内城附近部族，是当初“万家寄高

丽”契丹的后裔。虽然出伏部等契丹部落背高丽

归附隋朝，但是仍然有不少的契丹部落滞留在

高句丽境内。

乾封元年（666）六月，唐高宗以契苾何力为
辽东道安抚大使，率兵前往接应泉男生。九月，

唐军大破高句丽军，与泉男生会师。泉男生“率

国内等六城十余万户，书籍辕门。”[19]勿庸置疑，
这十余万户当中，就有很多契丹旧户。就在泉男

生降唐两年以后，唐朝灭掉高句丽，辽东地区纳

入了唐朝的版图。无论如何，高句丽地区的契丹

人基本处于唐朝的统治之下，最终同周边民族

逐渐融合。

三、契丹对隋朝的朝贡

朝贡制度形成于中国先秦时期，最初主要

指地方诸侯带着各种礼品朝见君主的一种制

度，所体现的主要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，也就是

君主和臣下的关系，后来发展成为规范中央政

权与少数民族关系、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关系

的一种制度[20]。据《册府元龟》、《隋书》等文献记
载，在隋朝统治的 38年里，契丹对隋朝朝贡 6
次：

开皇五年（585）“四月，契丹主多弥遣使贡
方物。”

开皇十年（590）“七月，吐谷浑、十一月，契
丹并遣使朝贡。”

开皇十二年（592）“正月，帝在仁寿宫，突
厥、高丽、契丹并遣使献方物。”

开皇十三年（593）“正月，契丹、奚、霫、室
韦、七月，靺鞨并遣使朝贡。”

开皇二十年（600）正月，“突厥、高丽、契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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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遣使贡方物。”[6] (22-45)

大业十一年（615）正月，“契丹等国并遣使
朝贡。”[6](88)

从上文可以看出，契丹对隋朝贡在隋文帝

时期有 5次，而在隋炀帝时期只有 1次，这种情
况与东北亚的政局发展紧密相关。开皇四年

（585），突厥内部自相残杀，沙钵略可汗被迫归
附隋朝，契丹也随即转投隋朝。由于隋文帝时期

实行以招抚为主的政策，隋朝与契丹保持了良

好的密切往来，表现为契丹对隋朝贡最为频

繁。与此同时，隋朝与契丹在营州开通互市。

《隋书·韦艺传》记载：韦艺在担任营州总管期

间，“大治产业，与北夷贸易，家资巨万，颇为清

论所讥。”[6] (1269)这里的“北夷”，显然是包括契丹
在内。在这一时期，契丹社会也有长足的发展，

出现了第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。《隋书·契丹传》

记载：“部落渐众，遂北徙逐水草，当辽西正北二

百里，依托纥臣水而居。东西亘五百里，南北三

百里，分为十部。兵多者三千，少者千余，逐寒

暑，随水草畜牧。有征伐，则酋帅相与议之，兴兵

动众合符契。”[6](1882)到隋炀帝即位时，羽翼渐丰
的契丹开始觊觎中原王朝的财富。《新唐书·韦

云起传》记载：大业元年（605），“契丹寇营州，诏
云起护突厥兵讨之，启民可汗以二万骑受节度。

……既入境，使突厥绐云诣柳城与高丽市易，敢

言有隋使在者斩。契丹不疑。因引而南，过贼营

百里，夜还阵，以迟明掩击之，获契丹男女四万，

以女子及畜产半赐突厥，男子悉杀之，以余众

还。”[17] (3993-3994)契丹自营州之战遭受沉重打击以
后，文献中一度不见记载。

隋炀帝时期暴虐苛政，好大喜功，多次征伐

高句丽失利，从而把国家推向崩溃的边缘。大业

十一年（615）正月，隋炀帝为了粉饰太平，举行
盛大朝会，营造万国来朝的假象。这也是契丹于

隋炀帝时期第一次，也是于隋朝的最后一次朝

贡。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隋王朝无暇顾及周边

局势，突厥势力逐渐摆脱隋朝的束缚，加紧对契

丹的控制，“以突利可汗主契丹、靺鞨部，树牙南

直幽州。”[17](6038)高句丽则“兼契丹之党，虔刘海
戍。习靺鞨之服，侵轶辽西”。正如程妮娜指出的

那样，隋炀帝时期，契丹对隋朝的朝贡主动权已

经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[5](197)。
总体来说，营州高保宁利用契丹、靺鞨编户

组成割据武装，成为隋朝在东北亚的心头大患。

契丹本土虽然也被裹挟其中，但是更多保持着

中立的立场，有利于隋朝最终剿灭高保宁势力。

随着突厥被隋朝臣服，契丹本土也归附隋朝，同

时，之前被突厥、高丽奴役的契丹部落逐渐返回

本土，直到唐朝灭亡高句丽以后，契丹民族才实

现完聚。契丹对隋朝贡，与当时东北亚政局密切

相关。隋朝在农民起义中走向灭亡的同时，契丹

再次被突厥势力羁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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